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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叔叔打来的电话时，已是华
灯初上。叔叔在电话那头告诉我，说我
亲手栽下的桃树今年终于就要开花
了。隔着屏幕，我都能感受到，叔叔言
语里有着抑制不住的欣喜。许是多日
的期待即将成真，那一瞬间，眼泪一下
就润湿了我的眼眶。

突然，我想起了父亲。
少小就离家在外闯荡的父亲，即

便隔得再久、离得再远，他心里始终惦
念着家乡。父亲在世时，就常常对我们
姐弟说，等到他百年归西，一定要把他
带回家乡。我们遵循了父亲的心愿，让
他把生命的最后时刻留在了家乡，又
让他长眠于家乡的这块土地。

父亲勤劳了一辈子。退休后，他依
然闲不住，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把一块
长满荆棘和杂草，还遍布着小石粒的荒
地开垦了出来，然后种上了他最喜欢的
花草和绿蔬。有了这块地之后，父亲一
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这里度过。深
耕、播种，然后看着它们破土、发芽、开
花、结果。常常一个夏天下来，父亲脸被
晒得黢黑，手被磨得起着厚厚的茧。精
心施肥，细心打理，父亲种出来的蔬菜
青翠欲滴，让人一看就有食欲。等到蔬
菜成熟后，父亲也不怎么吃，总是乐呵
呵地把它们都分给左邻右舍。这样劳心
劳力，很多人都不能理解。只有我心里
明白，父亲，需要的只是一份寄托。

前年，弟弟将家乡的老屋进行了
重建，我们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父亲最
喜欢的花草树木。

叔叔打来电话的那个夜晚，我就

这样静静地坐在办公室里，让父亲反
反复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仿佛只有
被这种情绪温暖着，才能再一次真切
地感受到父亲的爱。那天，发完最后一
封邮件，时间已接近晚上十点。稍作喘
息，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走出办公大
楼。有时连自己都想不明白，对于这些
单调而又费脑的事情，怎么可以连续
做十几年依然不厌倦。

前不久，有幸聆听了一位老师的
课。老师从大学毕业后，在讲台上一站
就是三十几年，一辈子讲的就是播音
与主持、形体与礼仪。哪怕一天上七八
个小时的课，她都可以做到自始至终
优雅而端庄地站着，并且侃侃而谈，很
少看讲稿。她说，对自己所选择的这份
近乎痴迷的职业，除了责任便是热爱。
她还说，一直坚持站着讲课，就是对自
己挚爱的职业一种最起码的尊重。

我又想到了父亲。
父亲执着了一辈子。从部队入伍

开始，他就握上了方向盘。回到地方
后，他仍然在司机的岗位上。无论酷暑
严寒，父亲每天上班前，都会把车子擦
洗得干干净净，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一样爱护有加。从他的身上，我才真正
明白，什么是勤勤恳恳，什么是兢兢业
业。父亲在这个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
年，没有出过任何安全事故，几乎年年
都能得到表彰。期间，父亲也有很多次
调整岗位的机会，但都被他婉言拒绝
了。他常常对我说，人是累不死的，尽
心尽力做好一件事，就是对自己最好
的证明。等到退休的时候，父亲整理出

来的荣誉证书，足足有三尺高。
与那位功成名就的老师相比，自

己只是个卑微到尘埃里的小人物。与
逝去的父亲相比，自己的能力不及他
的五分之一。可我也有自己的素养，以
感恩的心做人，以敬畏的心做事。

那年，怀化的好友寄来了几箱黄
桃。我给父亲送了两箱过去，父亲连连称
赞好吃。父亲去世后不久，我便在屋后的
山坡上，种下了几株黄桃树。种下后，一
直期待它开花的样子。好不容易熬到周
末，风驰电掣般回到老家。仿佛一夜之
间，伴着春风，和着细雨，后山的那树桃
花，已经陆续开放。不得不承认，自己骨
子里始终是浪漫的。其实，自己期待的，
不过是在安静的时候，看枝头衍生出美
好希望，把心事托付给淡淡的花香而已。

记得，汪曾祺在《人间草木》中写
过，粉色桃花如一片片粉色的烟雾攻
陷了蓄势已久的春天。我久久停在桃
树前。沾着雨滴的花朵，点缀在枝条
上，粉粉嫩嫩，心里不由得有种爱怜的
情愫在荡漾。微风一吹，花瓣不经意地
随风飘落下来，空气中便有了淡淡的
清香，沁人心脾。

人生能有多少个春？不知不觉，已
过半世。自己终究成不了春天的注脚，
所有的不甘、不愿和不舍都只能深埋。
独自前行的路上，必须学会放下所有
的负累，在心中筑一隅“桃花源”，用文
字修护沧桑的灵魂，用梦想安放深沉
的过往。

（谢丽英，现供职于国网新邵县供
电公司）

红袖阁

屋 后 的 桃 花
谢丽英

秀云观，位于洞口县山门古镇黄
泥江北岸的秀云山上。一峰独秀的秀
云山，近邻商贾云集的繁华街市。山前
俯视，一江碧水，滚滚而来；远眺雪峰，
青山如黛，起伏连绵。登临此山此观，
令人心旷神怡。

秀云观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相传
早在宋代，此山即建有庙宇。“雪岭西
来，古今山色昭湖楚；黄江东去，日夜
涛声壮洞庭。”此联盛赞秀云观地形独
特，山色水韵，壮美胜画。

一段时期，秀云观的古建筑几乎
被毁坏殆尽，幸存少数柱础等石雕构
件。建筑遗址被开垦植树，变为柑橘
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全县各地
自发建立群众组织，开始募集民间资
金，参与文物古迹的保护修缮。山门镇
以退休干部申坤庭、尹显栋、尹显清牵
头，组织成立了“蔡锷公馆、秀云观文
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及“南岳殿修复筹
备委员会”。根据该会专题报告，洞口
县文物管理所于1993年孟春，对秀云
观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与考古发掘，
发现多处古建筑遗址，以及石雕柱础、

砖石材料、琉璃瓦片、祭祀器皿、陶瓷
餐具等各类遗物。之后又在附近勘察
蔡锷公馆旧址时，意外发现4块大型古
匾藏在中堂室内，被当做地面楼板使
用。匾额油漆脱落，落款字迹不清，但
大字十分明朗，分别为“岳峻河清”“即
是衡峰”“惠此南邦”“玉印发祥”，字体
行楷，手工阴刻，颇见功力。从其内容
分析，匾额应为秀云观南岳殿之物。

1993 年仲夏，洞口县文物管理所
综合各方情况，及时向上级文物主管
部门呈送了“关于支持修复秀云观南
岳殿等古建筑的请示”。不久，经邵阳
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签署
了“同意自筹资金，于原址复修秀云观
南岳殿等古建筑”的批复。山门各界人
士备受鼓舞。筹委会负责人带头捐款，
当年即募集社会资金近20万元。在文
物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山门民众
充分利用遗存石雕柱础等建筑构件，
精心组织设计与施工，不到一年时间
就复修了南岳大殿。之后不断筹集巨
资，扩建修葺，建成了大雄宝殿、关圣
殿、地母殿、灵霄殿、观音殿、弥勒殿、

进山牌坊门等。
复修的秀云观建筑群，依山势地

形坐落。从远处望去，一座座高挺的殿
宇，一个个别致的屋顶，在朝阳或晚霞
的映照下，放射出绚丽的光彩。如“观
音殿”，是一座巍然而立的四方体庞大
建筑，屋面为十字歇山顶，青色琉璃瓦
覆盖，斗拱交错，雄伟壮观。四面隔扇
门皆有浮雕，古朴典雅，精美绝伦。“南
岳大殿”气势恢弘，殿宇为长方体，重
檐歇山顶，盖黄色琉璃瓦，面阔五间，
进深三间。大厅宽敞明亮，四面出廊，
外檐斗拱交错，正面为雕花隔扇门
……

与秀云观殿宇相映生辉的观音
桥，为石拱廊桥构造，巍巍屹立于黄泥
江上。廊桥南北走向，由23排抬梁式木
柱架构建而成，柱大梁粗，重檐翘角。
另有几十幅劝善图画陈列两侧，栩栩
如生，令人目不暇接。

秀云观因其较高的历史地位、独
特的建筑特色及宗教文化、旅游价值，
于 1997 年被认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2002 年被认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
位。为竖立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标志碑，
古镇山门于2003年在秀云观举行了隆
重的仪式。山门人民闻讯，自发组织铜
管乐队、腰鼓队、耍龙舞狮队齐聚山顶
广场，载歌载舞。

（黄慧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
原洞口县文物局局长）

樟树垅茶座

秀 云 观 杂 谈
黄慧湘

春去春又回。校园像一位盛装
打扮的姑娘，迎春花修长嫩绿的枝
条是她柔顺的秀发，紫荆花是她的
发带，粉白交融的樱花是她钟爱的
春装。

校园一隅怒放的樱花，仿佛在
提醒我，父亲已经走了很多年，不
再回来了。那恍如云霞的花瓣，在
淡蓝的苍穹下，美得清新，美得自
在，美得幽雅，美得脱俗，虽然有些
孤独。

繁密的樱花又像一团巨大的
粉色的雾，浮起在花坛上方，飘过
我的心房。花下成百上千的蜜蜂，
激动不已地忙碌着，生怕错过上
天赐予的甜蜜。偶有风过，凋零的
花瓣随风飘转，打着旋儿，落入泥
土。花儿一边盛开，一边凋谢，开
的尽情开着，谢的却也毫不留恋。
美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唯有怀
念却历久弥新。看着眼前如诗如
画的校园，我一边走，一边喃喃自
语：父亲，又是一年春来临，我总是
想您……

偶尔听到歌曲《塞里木湖的
云》：“为了遇见你/我跨越雪山来
找你/不管相距几万里……”这忧
伤的旋律，撩拨着心弦，我禁不住
潸然泪下，心痛不已。我在心里默
默地呼喊：父亲，您已走了二十余
年……

每逢过年，父亲，我想您，想起
您包的饺子、生起的炉火。下雪了，
我想您，想起您一生的奋斗与坎
坷，想起您受过的伤与痛。起风了，
我想您，想起您被戈壁狂风吹起的
衣袂和头发。花开了，我想您，想起
您亲手筑就的庭院，每到暖季，院
子里开满了向日葵和金黄的小雏
菊。傍晚时分，我想您，想起您沐浴
着晚霞，夹着教案本回家，或者是
蹲在屋顶劳作。明月升起了，我想
您，想起月圆中秋，您和我们一起
赏月、吃月饼，给我们讲您年轻时
候的事情……从荒凉的戈壁到杨
柳依依的江南，父亲，您一直住在
我的心里。
（李军锋，任职于邵阳县十一中）

精神家园

春 天 的 怀 念
李军锋

每年清明扫墓，德旺爷他们这
个家族都是集体行动，男女老少都
出发。德旺爷带着大家，按着祖宗
的辈分顺序，依次祭拜，一座坟墓
也不落下。德旺爷是个有话语权的
人物，族人都听他的。

德旺爷对大家说：“今年，先去
北山岭扫墓。”

大家都很吃惊，北山岭没有家
族的祖坟，怎么要从那里扫起？见
大家面面相觑，脸上都写满了疑
惑，德旺爷清了一下嗓子，声音提
高了几度，说：“北山岭上躺着余书
记，他是我们野月岭的恩人，莫非
你们把他都忘记了？”

大家都噢了一声，脸上的神情
肃穆起来。怎么能把余书记给忘记
了呢，忘了谁，也不能忘了余书记
啊！没有他，野月岭的变化没有这
么快。是余书记带领大家，彻底让
野月岭改变了模样。

余书记不是野月岭的人，是县
里派下来的扶贫工作队队员，在村
里一扶就是五年。五年期满，他也
不走，担任了野月岭村的第一书
记。他说不彻底改变野月岭的贫穷
面貌，他不离开这里。他带领野月
岭的村民开山修路，发展特色产
业。野月岭变富了，他却积劳成疾，
不幸病逝。去世前他提出一个要
求，他死后，请野月岭的人把他的
骨灰埋葬在北山岭上，他要永远和
野月岭的村民在一起。想起余书记
对野月岭所做的一切，大家眼里都
汪起了泪水，一致赞成德旺爷的决
定，先去北山岭扫墓。

北山岭上，余书记的墓前，已有
人捷足先登。一个年轻人在坟墓前
鞠躬默哀，坟前摆着一束鲜花。是俊
浩，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人叫起
来。德旺爷眼里一阵潮湿，十分动情
地说：“俊浩这孩子，重感情。”

俊浩是个孤儿，余书记在野月
岭期间，对这个孤儿百般照顾，就
像照顾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他给
俊浩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他赞助俊

浩读书，读了初中读高中，读了高
中读大学，所有的费用都是余书记
负担。去年，俊浩大学毕业了，考上
了公务员，分配在市里机关工作。
余书记去世时，他像儿子一样把余
书记的骨灰捧到野月岭下葬。现
在，余书记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
节，他又第一个来到余书记的墓前
祭奠。

大家排着长长的队伍，都在余
书记的墓前默哀。

德旺爷问俊浩：“你什么时候
回来的？”

俊浩说：“我清晨从市里赶回
来的，本想在这里祭奠过余书记
后，再去找你们，没想到大家都来
这里了。”

德旺爷说：“余书记是我们野
月岭的好带头人，更是我们野月岭
的大恩人，以后每年清明节，这里
都是我们扫墓的第一站。”

俊浩说：“好极了，这里永远是
我们清明祭祀的第一站。”

……
祭祀了余书记，队伍转向老坟

山。俊浩叫住了德旺爷：“德旺爷，
你慢走一步，我有事跟你商量。”德
旺爷停下来，听俊浩说话，听着听
着，脸色灿烂起来，眉眼间荡满笑
容。他放眼望去，只见山青水绿、气
清景明。

德旺爷和俊浩赶到祖坟山上
时，有人悄悄地问德旺爷：“俊浩和
你商量什么了？”

德旺爷说：“过些日子你就知
道了。”

过了十来天，俊浩以村第一书
记的身份回到了野月岭。

村“两委”的干部热烈鼓掌，欢
迎俊浩发表就职演说。俊浩笑着说：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是想向余
书记学习，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野
月岭。”说着，他向远处的北山岭望
去。刚下过雨的天上，挂起了一道彩
虹，把天和地映照得特别美丽。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协会员）

百味斋

清 明 （小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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